
让牧师们以神的话放胆地面对一切， 

让他们约束世界上的权能、荣誉、美德而 

让位给神话语的伟大崇高，顺服于神话语的无上权威， 

让他们用神的话教导、命令从最高贵到最低贱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造就基督的身体， 

让他们摧毁撒旦的辖制， 

让他们牧养羊、灭除狼，吩咐、警告、背逆的，假如需要， 

让他们捆绑、释放雷鸣、电闪， 

但是，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根据神的话语。 

——约韩·加尔文---- 

神那神圣伟大的话 

——约翰·加尔文与他的讲道——

译自 John Pipper《The Legacy of Sovereignty Joy> 

加尔文会同意本章以神而不是他自己开始。对于加尔文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神

的至高无上更为重要。让我们看一看神在出埃及记 3：14-15 中的自我介绍。这里我们

将会看到加尔文思想和生活的太阳系里的太阳。 



神呼召摩西差遣他到埃及去将他的子民从被奴役之下领出来。面对前面的道路，

摩西胆怯了，说他不适合去担此重任。神这样回答摩西：“我要与你同在（出埃及记 3：

12）。”摩西对神说：“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派我来告诉你们……。’他们会

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对他们说呢？”神的反应是他给人的所有启示中

最重要的启示之一。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

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

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

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换言之，圣经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最

伟大的名字“耶和华”，是神在“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话里明白无误地宣告的：“告诉

他们，那绝对的，自有永有的神差遣你。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是我是自有永有的。”笔

者以此段圣经上关于神宣告他自己是谁来作本章的开场白，不是因为想躲避一更不以此

为耻。本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激起读者对神的绝对权威与以神为绝对中心的热情。当

我们听到神说“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时，难道不会心潮起伏吗？神存在的绝对性着实

吸引人：神的永无起始，永无终止，永不改变，永不需改进，单单也绝对要求人以他的

定义与他相处，否则就干脆没门。 

让此概念深深地印入你的心底，即：这位就在此时此刻维持你生命本身的神永远

没有起始。认真地思索一下吧，你作孩童的时候曾否有过这样的念头？那么就让这种言

语无法表达的惊叹升腾吧。神从来没有过起始!“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那位永无起

始，永远存在的神定义一切。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他永远存在。我们不能为真实存在讨

价还价，因为神定义何为真实。当我们存活在世上时，我们是站立在一位造我们，对我

们拥有主权的神面前。怒吼咆哮地否认也罢，温文尔雅的怀疑也罢，丝毫不能影响神的

存在。他单单地、绝对地说：“告诉他们，自有永有的打发我来。”假如我们不喜欢，为



了高兴起见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子；我们也可以拒绝，但后果便是我们的灭亡。有一件事

是永不动摇的，那就是神的自有永有。我们未出世他已经存在；我们离世之后他仍存在。

在万事、万物之上掌管一切的就是这位神。我们逃避不了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即：

神一定是至高主管，万事万物都在于他，因为生命在于他；生命在于他因为宇宙在于他；

宇宙在于他因为每个原子，每个运动，每位天使，魔鬼和人的灵魂都属于他。这位绝对

的神自有永有。他创造万有，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指挥万事因为万有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马书 11：36） 

你们做牧师的，愿神在你里面激起以他为中心、以他为绝对权威的事奉。好叫你

所爱、所服侍的人们在你离去后可以说“此人认识神，此人热爱神，此人一生都为神而

活，此人一直都在向我们展示神。正如使徒保罗所言，此人是被神一切的充满所充满的

（以弗所 3：19） 

这就是本书所要表达的，本章所瞄准的。不仅是因为神那令人惊叹的存在本身所

意味的，不仅是神的话所明确宣告的，也是因为大卫·威尔士令人吃惊而又正确地说：“从

当代的福音派世界中消失了的，正是这样一位伟大、圣洁的神。”顿斯里·纽比金所见略

同：“我突然发现，你可以掌握、运用福音派基督教的所有语言，但表达的中心却是自

己的救赎需要。神不过是附属的……，我也看到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很容易的就滑入了自

我为中心，自我需要的救赎，但却不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 是啊，我们真的是滑落了，

我们不禁要问，今天那以宝贵的神的荣耀为主导经验的教会在哪里？ 

第二章 

加尔文那永不止息，始终如一的热心：展示神的荣耀 

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时代看到了上述两位所看到的同样情况。1538 年，意大利红



衣主教撒道莱特给日内瓦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试图把他们从宗教改革中拉回到罗马天

主教去。在他开始谴责宗教改革之前，主教写了长长的一段以友善和解、珍贵的永生生

命为主题的娓娓之词。加尔文于次年春天花了 6 天的时间给主教回了一封信。这是他最

早的作品之一，此信也使他以改革家的名字传遍了欧洲。马丁·路德读了此信之后说：“这

是一封有血有肉的信，我因神兴起这样的人而充满了喜乐。”[1] 

加尔文给撒道莱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开了加尔文与罗马教庭之间的争

执。此争执影响、决定了他的一生。首先，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

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人为的圣餐变体，向圣徒祷告以及教皇的权力等等。这

些后来都会论到。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底下，最根本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之中

心性、绝对性，这也是加尔文一生从头至尾的目标。 

当时加尔文在撒道莱特信里所看到的，正是今天纽比金所看到的，以自我为中心

的福音主义。下面是加尔文在回信里对主教说的话“你那种对天堂生命的热心，是使一

个人完全献身于他自己的热心，既使是以圣洁神的名义，也是为了要激励他自己。”换

言之，哪怕是关于永生的宝贵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偏离到用来代替神而成为万事的中心与

目标。 

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这在他日后的写作中一再、一再的出现。

接着，他向撒道莱特指出他应当如何行。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

让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就是热心展示神的荣耀。[2] 

笔者以为将此作为加尔文的一生和他的工作的标签是合适的：热心展示神的荣

耀。 

约翰·加尔文生命和教导的基本意义就是他重新找回并加以具体化的那种对神的

绝对真实性和伟大崇高性所发的热心。这也是笔者想要读者最清楚的看到的。本杰明·瓦



费德论到加尔文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具有对神的那种深刻感”。这是理解加尔

文生活和神学的钥匙。 

普林斯顿大学新约学者吉尔哈德·沃斯 1891 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宗教改

革的神学能够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宗派都更能理解、把握圣经的完满？他回答是“因为宗

教改革神学所理解、把握的是圣经最深的根本概念……此根本概念就是在考虑所有被造

之物的时候，神的荣耀高于一切，它起到一把打开圣经宝藏的钥匙的作用‘[3] 

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对神的荣耀的专注，使得加尔文的生命具有一种连贯性与一

致性，使得宗教改革得以实现。沃斯说：“宗教改革信仰的所有口号可以归纳成这样一

句话：在罪人身上的恩典是神荣耀的一面镜子。”反射神的荣耀是约翰·加尔文生命和事

业的全部意义。当加尔文在给撒道莱特的信中最后论到称义的时候，他写道“你在信中

点了一下因信称义，这正是你我之间首要的，关键的争议之处。无论在哪里，只要这个

知识被挪去，基督的荣耀就被熄灭了。”[4]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因信称义固然重要，但之所以重要的更

深刻的理由是因为这关于基督的荣耀。无论何时何处，因信称义的知识被去掉，基督的

荣耀就被扑灭了。这永远是加尔文最根本的问题。那么，何种真理，怎样的行为才是“展

示神的荣耀”呢？ 

对于加尔文来说，宗教改革最基本的需要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在许多方面毁灭了基

督的荣耀这一根本大事。例如，只有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们却向圣徒祷告求他

们向神代求；唯有基督才应被尊崇，他们却尊崇圣母。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完成

了完全的祭，他们却不停的在弥撒上献祭。[5]他们将天主教的传统提高到与圣经平起平

坐，甚至连基督的话都要靠教廷来树立权威。（10）加尔文在他的哥罗西书注解中问“我

们怎么会有那诸般怪异的教义呢？（希 13：9）”他回答说“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基督



的完美。”换言之，那么多世纪以来，捍卫正统圣经真理的，是那向着神在基督里的完

美与荣耀的热心。当中心离开神的时候，万事就离开了它们应有的位置。今天我们自己

不以神为中心，也同样无法保持对正统教义的忠实。 

那将加尔文一生所致力的协调在一起的，就是他那展示神在基督里的荣耀的炽热

之情。他 30 岁那年，想象自述了自己在生命结束之前站在神面前交帐说：“神啊，我一

生所注重的，尽我薄力所做的，是为了让您那美善与公义或许可以显明，可以照耀，可

以使您的爱子基督的美德与祝福可以被完全展示出来。”[6] 

24 年之后，在他真的在天上，在基督面前交帐前的一个月，他的目标与热情丝

毫未变。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我所写的丝毫不含对任何人的仇恨。我一生所忠心做

的、写的是我尊为至上的神的荣耀。”[7]加尔文享年 54 岁。 

加尔文对神绝对权威的热情的来由 

是什么将约翰·加尔文模铸成为如此把握神之伟大的呢？这又使他的生命产生了何种事

工呢？ 

1509 年 7 月 10 日加尔文生于法国的挪扬。当年马丁·路德 25 岁，并已经开始在威登堡

教导圣经。对于加尔文小时侯的家庭生活我们知道的极少。14 岁那年，父亲送他去巴

黎大学学神学，当时教授的是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神学。5 年之后，父亲因与所在的

教会吵翻，告诉加尔文不要再读神学，转学法律。以后 3 年里他在奥尔良、布尔及学法

律。在这 3 年里，加尔文熟练掌握了希腊文，沉浸于司各脱，奥卡姆和皮埃尔的中世纪

经院哲学、逻辑学之中。他获得了法律学学位。父亲死于 1531 年 5 月，加尔文二十一

岁。于是加尔文可以自由的回到他所热爱的经典神学。1532 年 21 岁那年，他出版了第

一本书“论西尼加”。在那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宗教改革的信息和精神。1533 年他



的生命发生了巨大变化。1533 年 11 月，加尔文的好友科帕在巴黎大学冬季开学典礼上

作了演讲，被法国议会传令要追究他的路德教义。科帕逃离了巴黎。从此法国开始了一

场迫害宗教改革的运动。佛郎西斯一世称之为“那可诅咒的路德异端”。加尔文也是逃

亡人士之一。因他俩的关系密切，有人怀疑科帕的讲稿出于加尔文之笔。1533 年加尔

文越过了那条界线，完全献身于基督，投身于宗教改革。 

7 年之后，加尔文回忆了他是如何转变的。他叙述了他从前在活出天主教信仰热

情时的挣扎：“看哪，当时一种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

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义……是起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

时，她的新奇对我来说很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听的。我曾大动感

情的竭力抵抗……我承认，至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我最终认识到，就

如一道光照在我身上（这是关键的一句话，后面我们会看到），我这才发现自己所陷入

的是一个充满谬误的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等的肮脏、污秽。一旦清楚地意

识到我所处的可怜、可悲的光景……于是我做了一个责无旁贷的决心，神啊，我首要的

工作就是致力于您的道，以眼泪与痛悔谴责自己的过去。”[B]“神突然之间降伏了我，

改变了我，将我的头脑变为可教的……于是我品尝了、接受了一些真正敬虔的知识。我

心里立即燃起一股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9] 

是加尔文信心的基础什么，使得他一生彻底地献身于展示神的绝对权威与荣耀？

答案看上去正如加尔文自己所说，他突然看见了、尝到了圣经中神的绝对权威。在那个

时刻，神和神的话以如此的能力无可置疑地在他的灵魂里证实他此后的生命将成为神和

神的话的爱仆。他的信服是神自己在他话里的权威所造成的，而不是罗马教廷所说要靠

他们来确定圣经的权威。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极为重要。我们应该来看加尔文自己在他的“基督教纲



要”，特别是在第一卷第七、八章里说的“圣灵内在的见证。”他举例说：“我们怎么才

能从圣经中认识得救的知识呢？唯圣灵在一个人里面说服才足已使哪个人真正能确切

地认识神那拯救的知识。”因此，圣经与圣灵内在的说服，两样加在一起使加尔文认识

到“神那拯救的知识。”两者缺一不足于使人得救。 

但问题是，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圣灵做的是什么工作？答案并不是圣灵在圣

经之外再加上新的启示，[10]而是圣经将我们从死中唤醒。使我们见到、尝到了圣经中

神那真实的神性，从而证实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他说：“我们天上的父在圣经中展示

他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叫人对圣经产生敬畏之心，远超过任何争议（“基督教纲要”

卷一，八章三节）。这把就是加尔文的钥匙：神对圣经的见证是对我们悟性直接的，无

可置疑的，赐生命的启示。因为是圣经中明白无误地证实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神

的崇高与权威就是我们对他话语充满信心的基础。在加尔文对自己是如何信主的描述

中，我们一再看到他所说的圣经中启示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此崇高与权威对圣经

的证明。因此，在他信主的过程之中，他生命中心的火已被点燃。我们差不多已经触到

了加尔文此种经历的深处，再往下一点儿我们会更清楚的看到这种“不屈不挠的连贯

性”，即：加尔文一生中这种对神的无上权威，对神的话语的真实性的忠心，他在“基

督教纲要”卷一七章五节这段话，可以让我们对他有更深的了解。 

“因此被圣灵的能力光照之后，我们不是因为自己而信（注意此点），也不是因

为任何其他人的判断说圣经来自神；而是以那超越人的判断，以最坚定的把握，确定圣

经就是神的嘴借着人向我们说出的话，就好象我们是直接注目在神自己的伟大崇高上。” 

这几乎叫人困惑，他说他对圣经中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的信服不依赖任何人

甚至他自己的判断，他到底是指什么呢？或许使徒约翰在约—5：7-11 的这段话能帮助

我们理解加尔文所想要表达的：“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受



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应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这见证就是神

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换言之，“神的见证”即圣灵内在的见证比

任何人的见证都大，包括我们自己的判断。什么是神的见证呢？它不单单是靠一句话让

我们来反思，判断。不然的话我们的相信还是要靠我们的反思。那么究竟是什么呢？第

11 节是关键：“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笔者以为这意味着神对我们的见证就是

赐给我们生命，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见证他的真实性，他儿子和他话语的真实性。他的

见证就是属于生命的礼物，他的见证就是我们向着他的伟大崇高活过来，在他的话语里

看到他是谁。在此例子里，我们不是从逻辑学的前提假设到得出结论。现在我们活过来

了，一点儿也不靠人的判断。当拉撒路从坟墓里活过来是基督的呼召或者说是基督的见

证使其然，这里没有他的理性判断而是那呼召使他活过来。派克是这样写的“圣灵在约

翰·加尔文内在的见证是一种光照，通过话语叫他灵性的眼睛打开，于是神圣的真实被认

识、被接受。加尔文说这种认识是直接的，无需分析判断，就象眼睛看见了颜色，舌头

尝到了滋味一样。这是一种不需要累述的事件。一旦适当的激发因素出现，它就立即发

生，当它发生时我们知道已经完成了。”[11] 

因此，加尔文二十出头时经历了从灵性眼睛的盲人到被神的灵打开的神迹，未经

过人一连串的理解思维。他看到两件事，它们是如此的交织在一起以致决定了此后他的

一生，即：神的伟大崇高与神的话，神的话将此崇高权威表达出来，此崇高、权威证明

神的话。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位完完全全献身于以阐述神的话来展示神的伟大崇高、

无上权威的人。 

那神圣伟大的神的话所造就的事工 

这样的事工应该是什么形式的呢？加尔文知道他所想要做的，他想要的是一种安



静写作的乐趣，从文字事工上来促进宗教改革。[12]这就是他认为他生来应该做的事。

然而神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正如他为奥古斯汀，为马丁·路德所订的计划一样，也

如同我们许多人一样，生活往往变成不是我们自己所计划的。 

逃离巴黎最终逃离法国之后，加尔文在瑞士的巴塞尔过着流亡的生活。时间是

1534 年到 1536 年，为了利用时间，他埋头攻读希伯来文[13]，（设想一下吧，今天还

会有这样的牧师吗？被迫从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国家流亡出去，每天生活在危险之中却

投身学习希伯来文，这种事在今天被看作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今天的事

奉变成了何种的异象？）1536 年 3 月，他在巴塞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书：“基督教信仰

纲要”的第一版，此书先后再版 4 次而成为今天的版本（出版于 1559 年）。我们不可

以为这不过是加尔文的学术活动而已。多年之后，加尔文谈起当时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

噢！当我躲在巴塞尔鲜为人知的时候，许多忠信圣洁的人们在法国被活活烧死！……对

我来说，除非我以全力来与这些凶手作斗争。我的缄默就证明我是懦夫、叛徒，这就是

促使我出版“纲要”的原因。出版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天下知道那些名誉遭到卑鄙、

恶毒毁坏的人们所信仰的是什么。[13] 

因此，当你打开手里的约翰·加尔文“基督教信仰纲要”一书时，请记住，对于加

尔文来说，神学是在焚烧活人的炉子里锤打出来的。加尔文不能坐视而不为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为之遭迫害的神来做见证。笔者以为，假如我们所说的要面对火刑架的话，我们

的神学可能就会不一样。 

1536 年法国给了逃亡者们一个临时大赦。加尔文返回故乡，整理安排了自己的

东西，带着弟弟安东尼，妹妹马利亚永远地离开了法国。他打算去德国的斯特拉斯堡继

续他安静的写作。但后来他在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我们看不

到自己前面的道路。当我正做决定去过一种平稳宁静的生活时，我最没有想到的却要临



到了”。[14]英国的查理五世与法王佛郎西斯一世之间爆发战争，挡住了通往斯特拉斯

堡的路。加尔文不得不绕道日内瓦。回想起来，我们对神的护理只能惊叹，他竟如此部

署敌对双方的军队从而使他差遣的牧者到他所要他们去的地方。 

加尔文住宿在日内瓦的那个夜晚，当地的宗教改革领袖，烈火一般的法勒尔听说

加尔文在日内瓦，连夜到旅馆找到了他。这场会面改变了不仅是日内瓦的，也是世界历

史的进程。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释的前言中告诉了我们那晚所发生的事“为扩展福

音而燃烧着惊人热情的法勒尔，在知道我已下决心静心做文字写作工作（因那是我想不

受干扰的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在恳求不成之后，他竟以诅咒的方式说，现在紧急需要，

假如我要逃避去做静心写作的话，神的诅咒要临到我。我被此诅咒的恐惧所击，留了下

来。”[15] 

从此，他的生活不是在地理位置上，而是在职业上被不可逆转的改变了。加尔文

再也没有能够在他所谓的宁静中研究、写作。此后，他那 48 卷著作、单张、讲章、圣

经注释和书信的每一页都是他在牧师职责的铁砧上锤打出来的。他先在日内瓦担任了圣

经教授。四个月后被任命为圣彼得教堂的牧师。此教会是日内瓦一万人口中三间教会之

一。但市议会官员们对法勒尔和加尔文并不满意。因此他俩不向他们妥协，于是俩人于

1538 年 4 月被赶出日内瓦。 

加尔文因此而松了一口气，以为是神将他从牧师的重轭下释放他去从事研究。但

当马丁·比舍知道此事后，他如法炮制法勒尔在日内瓦所做的，把加尔文请到了斯特拉斯

堡。加尔文后来写到：“基督最出色的仆人比舍使用了法勒尔式的告戒和断言，把我拉

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上。约拿的例子给了我警告，我就继续教导的工作。”[16]也就是说

他同意去斯特拉斯堡当牧师。他在斯特拉斯堡牧养一个约 500 人的法国流亡者教会，并

兼任新约教授。在那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的第一本解经书“罗马书”。并将“纲要”



扩充成第二版。 

在斯特拉斯堡的三年里，或许神最大的护理之工是加尔文找妻子。已有人试着替

他介绍，但未成功。他当时已 31 岁，也有不少妇女表示对他有兴趣。加尔文向他的好

友兼婚姻介绍人法勒尔提出的要求是：“唯一能吸引我的美丽是这样一种美：不必太高

雅，也不要太挑剔，朴实无华，勤俭持家，有耐心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17] 

派克评论说“他的个性里似乎没有浪漫的爱情，但朴实的求爱却导致了幸福的婚

姻。”[18]其实派克的这个观点不太对。来自再洗派教会的依多莱特成了加尔文“朴实

求爱”的对象，她和丈夫是加尔文所在的法国难民教会的会友。1540 春，丈夫因瘟疫

去世，加尔文与依多莱特于 1540 年的 8 月 6 日结婚，当时她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日内瓦的混乱使市议会官员们想到了加尔文和法勒尔。1541 年 5 月 1 日，市议

会撤消了对加尔文的禁令，甚至尊他为神的人，这对加尔文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

为他知道，生活在日内瓦他会整天都会被争议与危险包围。10 月上旬，他写信告诉法

勒尔他不愿意去：“但我知道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将我的心作为祭献给神。”[19]这句

话成了加尔文的座右铭，也成为一幅象征他的画：一只托着一颗心伸向神的手，上面刻

着“即刻、诚心”。 

1542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二，加尔文第二次来到日内瓦。此后在他的教会事奉直

到 1564 年 5 月 27 日离世。他的第一个儿子雅各司出生于 1542 年 7 月 28 日。两星期

后夭折。他在给朋友维瑞特的信上写道：“孩子的去世的确是神加给我们的一个严酷、

痛苦的患难。但神自己也是一位父亲，他知道什么是对儿女最好的。”[20]这就是加尔

文在面对不断临到的试炼时对神那全能之手的顺服。 

此后依多莱特的健康就一直不好，后来他们又有过两个孩子，但都很快去世了。

1549 年 3 月 29 日，依多莱特死于肺结核。加尔文写信给维瑞特说：“你知道我的心是



何等的脆弱，不是柔软，若不是那所赐给我的强大的控制能力，我很可能撑不到今天。

我的悲痛绝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伴侣。若不是神如此定意，她不仅心

甘情愿地与我一同分享贫穷，甚至愿意与我一同死亡。她一直都是我忠诚的帮手。我在

事奉上从未感到过她一丁点儿的阻碍。在她整个病重期间，她从未给我添过一点儿麻烦，

她担心她的孩子过于她自己。我怕这样的担心对她不好，在她去世之前三天我告诉她，

我一定会照顾她的孩子。”[21] 

加尔文没有再婚，繁忙的日程也不允许他有时间来成立、照顾家庭。一位住在日

内瓦的朋友科拉唐这样描述他：“加尔文从未放过他自己。他的工作远远超过他的体力

和健康所能允许的限度。通常他每星期讲道 5 次，教神学 3 次，参加查经 1 次，教会会

议上的劝诫，探访病人，个人的劝告、警诫，他从未失过约，以及处理那些正常事奉之

外不断冒出来的事情。除了上述这些常规的工作之外，他极关心在法国受迫害的基督徒

们，不断写信鼓励、教导并劝告他们，为他们代祷……。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

不停的潜心学习、出版大量佳作。”[22]但正如马斯克勒司所说“加尔文是一张永远绷

紧的弓”。他试着注意自己的健康，但却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科拉唐说“他几乎不注

意自己的健康，多年来都是一日只进一餐，从不吃点心”他认为他的胃病和偏头痛只有

靠少食来控制。[23]但另一方面他却显然在忽略他的健康。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他在

1546 年给法拉斯的信中可略见一斑：“除了讲道和授课之外，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什

么都没干，如此浪费光阴我真是羞愧有加。”[24]那个月里他仅仅只讲了 20 次道，教了

12 次神学！ 

除了上述繁忙的工作日程之外，他所承受的病痛不停折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

到加尔文那钢铁般的不屈不挠。1564 年 53 岁那年他写信告诉医生说他的绞痛、吐血、

疟疾、痛风以及行刑般的痔疮。[25]“这些病痛中最难忍受的是肾结石，它们在排出过



程中给了我尖刀般的疼痛。我常常不得不忍着长时间的巨痛，排出结石。但这些结石颗

粒很大划破了尿道，接着就是大出血。唯一的止血方法是用针筒注射一些牛奶进去。”

[26] 

在这些工作和病痛的压力之上，乃是经常面临的直接生命危险：“他对日内瓦他

的家门外那些歹徒们吼叫着要把他扔进河里的威胁声和开枪恫吓一点也不陌生。”[27]

临终前，他对聚集在他床前的牧师们说：“我生活在不停的争吵声之中，有一天夜里竟

有人在门外连续开了四十到五十枪来向我威胁、致敬。”[29] 

1558 年在写给维瑞特的信里他说：“战争迫在眉睫，敌人的军队离日内瓦只有半

小时的距离。你知道，我们不仅担心要流亡，更面临着各种残酷的死刑，那些疯狂进行

宗教迫害的人是野蛮无情的。”[29]他在梦中都可能被敌人的迫害所折磨。 

加尔文身上最顽固的刺是日内瓦那些放荡的自由派。既使如此，他的坚忍仍然得

胜，实在是了不起。当时欧洲每个城市里都有姘妇，[30]他在圣彼得教堂讲道 15 年后，

不道德的事仍然猖獗。甚至在教会内都有。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把“圣徒

的交通”看作是对财物、房屋、身体和妻子的占有。他们在基督徒自由的名义下干着奸

淫和放纵情欲的勾当，但同时又称自己有权领吃圣餐。[31] 

1553 年，领圣餐的危机爆发。教会决定禁止一个名叫利的富有的自由派领圣餐，

但市议会否决了此决定。这就给加尔文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他不愿意屈服政府对教

会的干涉，更不同意让一个公开放荡的人到主的桌前来。和所有的事情一样，问题的关

键关系到基督的荣耀，他写信给维瑞特说“我已下了决心，即使是死也不愿让主的圣餐

遭到亵渎……若我让教会决议的权威被践踏，我就是失职，就是让基督的晚餐被公开嘲

笑……我宁可死一百次也决不让基督遭辱。”[32] 

主日的试验到了，自由派们来聚会要领圣餐，日内瓦的宗教改革面临一个关键时



刻。贝查回忆道：“讲道，祷告完毕之后，加尔文从讲台走下，站在圣餐桌后面，为饼

和杯祝谢之后，他准备分给会众。几个歹徒突然涌向桌子，加尔文用双臂护住圣餐盛器，

仿佛保护它们不遭亵渎。他的声音响彻大厅：‘这双手你们可以砸碎，这两条胳膊你们

可以打断，我的生命你们可以夺，我的血你们可以放，但你们休想让我把圣物给亵渎之

辈，羞辱我的神。’”这位加尔文的第一位传记撰人说：“接着，圣餐在一种极其肃静的

气氛中进行，人人都被一种庄严的敬畏所摄，犹如神亲临现场一般。”[33] 

列举日内瓦这些痛苦的事是要来见证约翰·加尔文在神召他去的岗位上那种不屈

不挠始终如一的坚定立场。前面我们问过两个问题，为什么约翰·加尔文能够成为这样一

位展示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勇士？他的一生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事工？ 

我们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即加尔文被圣灵超自然的内在见证改变，使他从圣

经中认识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从而使他的思想，他的写作，他的事奉定睛在展

示神的伟大与荣耀之上。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那种对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的

委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答案，那就是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

信的坚定不移，一种对神的话语忠诚的事工。用加尔文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屈不挠，坚

定不移”。[34]但这只是一半的答案。这是一个坚定不移地阐述讲解神的话的事工。 

加尔文已经在圣经里见到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他确信圣经就是神的话。

他说：“我们对圣经的敬畏就应向对神的敬畏之心一样，因为圣经单单出乎于神，其中

没有人的东西混杂在里面。”[35]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圣经最高权威的证明就是神以

人的方式说话这个事实。”[36]这些真理不可避免的将加尔文引到一个结论：既然圣经

就是神的声音，既然圣经本身就是自我权威的启示神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既然神的

崇高、权威与荣耀是万物存在的原因，那么加尔文的生命当然就是以“不屈不挠，坚定

不移”的阐明，讲解神的话为标志。 



他写了单张，写了伟大的“基督教信仰纲要”，他写了除启示录外所有新约的注

释，也写了摩西五经，诗篇，以赛亚，耶利米，约拿的注释，他教了圣经（许多讲课本

身就是圣经注解），每星期讲道 5 次，所有这一切都在阐明，讲解圣经。迪兰伯格说：

“加尔文的全部神学就是阐明圣经。”[37]在遗嘱和见证中加尔文说：“我已经尽力，在

讲道中，在写作上，在圣经注释里，纯正、朴实地宣讲神的话，忠诚地解释神的神圣话

语。”[38] 

他所做的都是在阐明圣经，这是一个人因着在圣经中见到了神的伟大崇高，无上

权威后所激发出来的事工。圣经是绝对中心，因为它们绝对是神的话，它们本身就确证

神那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在此种致力阐述神话语之中产生了最卓越的讲道。写加尔文

传记的最重要的作者艾密尔·多摩格先后写过 6 卷关于加尔文生平的书。在纪念约翰·加

尔文诞辰 400 周年时，他站在加尔文曾站过的讲台上这样说：“对我来说，真实的加尔

文就是日内瓦的讲道人，他以他的讲道铸成了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精神，这也是解释所

有关于加尔文的一把钥匙。”[39] 

加尔文的讲道从头至尾都是一个模式：一卷书一卷书的讲，在日内瓦圣彼得教会

的整整 25 年里，除了极个别的几次特殊情况之外，他在主日永远是讲新约（除了下午

有几次诗篇以外），星期中间总是讲旧约，从未中断过。[40]教会的记录显示，一年中

的例外少于 6 次，圣诞节、复活节的讲道也不例外。[41]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让读者对

加尔文的讲台有所了解。他与 1549 年 8 月 25 日开始讲使徒行传，1554 年 3 月结束。

紧接着讲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共 46 次，哥林多前、后书 186 次，教牧书信 86 次，加

拉太书 43 次，以弗所书 48 次少直到 1558 年，接着是一段空隙，因他病倒了。1559

年春他开始讲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的合谐”，到 1564 年他去世时尚未结束。

星期中间他讲了 159 次约伯记，200 次申命记，353 次以塞亚书，123 次创世记，等



等。[42] 

其中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加尔文自己的选择：1538 年复活节那往日他讲完道离

开圣彼得教堂后被市议会逐出日内瓦，1549 年 9 月他返回后的第一堂讲道接着 3 年之

前的那段经文开始讲。 

为什么对按顺序讲解圣经会有如此惊人的委身呢？下面的三个理由不仅在 16 世

纪，就是今天也同样有效： 

第一，加尔文相信神的话是一盏灯，被教会撤去了，他在自己的见证中写道：“您

的话本应当象灯一样照亮您的子民，却被撤去或至少被压制下去了……主啊，象我这样

一个可怜的人，唯一迫切的恳求就是求您不要按我的行为赏罚我，叫我不敢可怕的离弃

您的话语，因为本就是在您话语里被您奇妙的美善所拯救。”[43]加尔文认为不间断地

阐明，讲解圣经是克服“可怕的离弃神的饿话语”的最佳方法。 

第二，派克说加尔文对那些在讲台上讲他们自己的思想的人深恶痛绝。加尔文说：

“当我们站上讲台时，不是要让我们把自己的梦和异象带上去。”[44]他相信传讲整本

圣经，他就不得不面对神要说的所有的话，而不是他或许要说的。 

第三，前面已提过，即，加尔文在神的话语里看到了神伟大崇高、无上权威，他全身心

的相信圣经真正是神的话，所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我们有益，闪耀着神荣耀的光芒。

在申命记的第 61 讲中，他对当时也是对今天的牧师们发出挑战，说：“让牧师们放胆以

神的话地面对一切，……让他们约束世界上所有的能力、荣誉与美德，让位给顺服在神

话语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前，让他们用神的话嘱咐、命令从最高贵到最低贱的每一个

人，让他们造就基督的身体，让他们摧毁撒旦的辖制，让他们捆绑和释放雷鸣、电闪，

但是，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根据神的话语。”[45]这里的关键一句话是“神话语的伟大

崇高与无上权威”。这永远是加尔文最根本的问题：怎样才能最好的向日内瓦，向欧洲，



向整个历史展示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他以一生不间断地阐明、解释的讲道来回答

这个问题，没有一种比以牧养教会的方式全面地讲解神的话更好的方式来全面展示神的

荣耀，神的伟大崇高与无上权威，这就是为什么讲道在印刷，收音机，电视机，录音带，

CD，电脑出现的 500 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教会生活的中心。神的话的主题是神的伟大崇

高，无上权威，是神的荣耀，这是教会事业的主题，即使是在一位濒死的圣徒临终发出

的微弱无力的声音中仍可以知道神在他话语里的伟大崇高，无上权威，在此微弱的声音

中同样发出传讲神话语的狂喜，这就是为什么讲道永远不会死亡。 

全面彻底的以神为中心就要永远创造出一种要向神的儿女传讲神话语的事工，假如

神是加尔文在圣经里看见的“自有永有的”，伟大的，绝对的，全能的，奥秘的，完全

荣耀的神，那么就永远有讲道，因为人对神知道的越多，神就越成为中心，我们也越知

道不仅仅只是在分析，解释神，我们必须欢欣鼓舞的以阐明，传讲神的话来赞美，尊崇 

称颂神。 

愿神赐给每一位传道人里面的最大的喜乐，赐给他们对他的强烈渴望，叫那讲解他

话语的欢乐如火焰一般在每一所教会里燃烧起来。 


